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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
視
宣
布
，
二
○
一
四
年
春
晚
總
導
演
由
馮
小
剛
擔

任
。央

視
就
是
否
由
馮
小
剛
出
任
春
晚
總
導
演
在
半
個
月
內

九
度
改
口
。
原
因
為
何
不
重
要
，
重
要
的
是
大
玩
賣
關
子

戲
法
，
為
二
○
一
四
年
春
晚
打
響
宣
傳
頭
炮
，
替
觀
眾
熱

身
，
催
谷
收
視
。

春
晚
是
央
視
年
度
大
騷
，
全
國
家
家
戶
戶
大
除
夕
收
看
的
節

目
，
近
年
世
界
各
地
更
可
在
互
聯
網
上
收
看
直
播
，
節
目
設
計

實
在
不
容
有
失
，
收
視
率
和
點
擊
率
是
節
目
的
成
績
表
，
收
視

率
的
壓
力
令
央
視
年
年
為
春
晚
絞
盡
腦
汁
，
創
出
不
同
點
子
爭

口
碑
爭
收
視
，
擦
亮
春
晚
的
招
牌
。
開
門
辦
春
晚
，
請
來
性
格

鮮
明
的
馮
小
剛
，
就
是
要
給
觀
眾
耳
目
一
新
的
感
覺
，
刺
激
收

視
。馮

小
剛
曾
兩
次
大
彈
春
晚
，
認
為
春
晚
畫
面
充
斥
紅
綠
金
銀

是
臭
美
，
應
該
要
具
自
信
，
用
色
素
一
點
、
雅
致
一
點
；
另
一

次
是
嘲
諷
各
表
演
者
。
由
他
來
當
總
導
演
更
會
令
觀
眾
期
待
，

他
如
何
破
格
？
會
不
會
真
的
在
過
年
期
間
棄
用
紅
色
？
該
不
會

用
上
黑
色
白
色
予
人
不
吉
利
感
覺
的
素
色
吧
？
那
會
是
用
藍

色
、
黃
色
、
咖
啡
色
、
橙
色
、
紫
色
？
看
，
光
是
顏
色
已
惹
人

懸
念
，
馮
小
剛
的
氣
場
多
厲
害
。

你
罵
我
，
我
不
封
殺
杯
葛
你
，
反
而
器
重
你
，
予
人
態
度
開

明
、
大
方
、
公
私
分
明
、
有
能
者
居
之
、
禮
賢
下
士
的
良
好
印

象
，
為
央
視
的
企
業
形
象
加
分
。

央
視
起
用
馮
小
剛
要
承
受
不
小
壓
力
，
但
總
不
及
馮
小
剛
的

壓
力
大
。
萬
一
馮
小
剛
力
有
不
逮
，
二
○
一
四
年
春
晚
失
口
碑

跌
收
視
，
央
視
可
借
辭
：
用
錯
人
。
可
是
此
人
並
非
泛
泛
之

輩
，
而
是
有
票
房
保
證
的
馮
大
導
，
這
個
錯
，
便
落
在
馮
大
導

一
人
身
上
，
閣
下
罵
別
人
的
製
作
，
原
來
你
也
不
外
如
是
，
那

敬
請
日
後
勿
再
嘲
罵
春
晚
。
如
果
二
○
一
四
年
春
晚
收
視
口
碑

均
大
獲
全
勝
，
那
就
皆
大
歡
喜
，
決
定
起
用
馮
小
剛
的
管
理
層

便
立
一
功
。

春
晚
節
目
包
羅
萬
有
，
觀
眾
都
看
過
了
，
馮
小
剛
要
﹁
生
﹂

一
個
什
麼
樣
的
招
牌
節
目
出
來
吸
客
呢
？

提
議
馮
大
導
親
自
粉
墨
登
場
，
表
演
他
兩
大
強
項
：
罵
人
和
相
聲
，
由
他

自
編
自
演
相
聲
罵
人
，
拍
檔
是
與
他
合
作
過
︽
天
下
無
賊
︾
的
劉
德
華
。
以

馮
大
導
與
藝
人
的
交
情
，
請
來
葛
優
、
舒
淇
、
李
冰
冰
、
章
子
怡
等
大
腕
藝

人
出
鏡
撐
場
，
甚
具
看
頭
。

百
家
廊

陶
　
然

馮小剛成為2014年春晚總導演
查小欣

翠袖
乾坤

舒
婷
今
夏
來
香
港
大
學

作
為
年
度
駐
校
作
家
，
在

一
次
聚
會
中
，
她
曾
告
訴

我
，
她
用
閩
南
話
寫
了
一

首
詩
。
這
首
詩
題
為
︽
月

娘
月
光
光
︾。

舒
婷
說
，
廈
門
海
峽
有
一
塊

巨
石
。
巨
石
的
兩
面
，
有
關
方

面
分
別
鐫
刻
了
余
光
中
的
詩
和

舒
婷
的
詩
。

余
光
中
的
詩
當
然
是
溫
家
寶

曾
朗
誦
的
︽
鄉
愁
︾
了
。

舒
婷
覺
得
台
灣
和
廈
門
份
屬

閩
南
語
系
。
台
灣
語
也
就
是
閩

南
話
，
所
以
她
靈
機
一
觸
，
寫

了
這
首
閩
南
語
的
詩
。
後
來
這

首
詩
不
為
當
局
接
受
。

我
覺
得
好
奇
，
特
地
請
舒
婷

抄
一
份
給
我
，
特
抄
錄
如
下
，

以
饗
讀
者
：

︽
月
娘
月
光
光
︾

月
娘
月
光
光
，

點
火
燒
腳
川
。

阿
舅
要
讀
冊
，

坐
船
過
金
門
。

月
娘
月
光
光
，

外
嬤
目
屎
流
沒
斷
。

冬
至
搓
圓
，
清
明
做
薄
餅
，

金
瓜
粿
蒸
呷
一
籠
又
一
籠
。

月
娘
月
光
光
，

一
枝
草
弄
有
一
點
露
。

阿
舅
你
簡
等
者
久
，

台
北
其
實
沒
多
遠
。

風
細
細
，
月
光
光
，

照
在
阿
公
阿
嬤
的
空
眠
床
。

兩
份
心
情
說
沒
盡
，

一
管
洞
簫
吹
透
瞑
。

如
果
不
是
閩
南
人
或
台
灣
人
，
相
信
讀

這
首
詩
，
肯
定
會
頭
大
如
鼓
，
不

邊

際
。詩

的
第
一
節
的
﹁
腳
川
﹂
，
即
﹁
屁

股
﹂
；
﹁
讀
冊
﹂
即
﹁
讀
書
﹂。

第
二
節
﹁
外
嬤
﹂
即
﹁
外
婆
﹂
；
﹁
目

屎
﹂
即
﹁
眼
淚
﹂
；
﹁
圓
﹂
通
﹁
丸
﹂
；

﹁
薄
餅
﹂
即
﹁
春
餅
﹂，
與
粵
式
﹁
春
卷
﹂

近
似
；
﹁
粿
﹂
也
可
與
﹁
糕
﹂
通
，
泛
指

﹁
米
粉
製
品
﹂
；
﹁
呷
﹂
是
語
助
詞
，
類
似

﹁
的
﹂。

第
三
節
﹁
弄
有
﹂
是
閩
南
語
常
用
詞
，

意
喻
﹁
應
有
﹂、
﹁
也
有
﹂、
﹁
倘
有
﹂
；

﹁
簡
﹂，
即
﹁
為
什
麼
﹂，
﹁
者
久
﹂
即
﹁
那

麼
久
﹂。

第
四
節
﹁
眠
床
﹂
其
實
是
古
詞
，
指

﹁
睡
床
﹂
；
﹁
透
瞑
﹂
即
﹁
通
宵
﹂。

這
裡
且
試
以
白
話
翻
譯
：

月
娘
月
光
光
，

點
火
燒
屁
股
。

阿
舅
愛
讀
書
，

坐
船
過
金
門
。

月
娘
月
光
光
，

婆
婆
眼
淚
流
不
斷
。

冬
節
搓
丸
，
清
明
做
薄
餅
，

南
瓜
糕
蒸
了
一
籠
又
一
籠
。

月
娘
月
光
光
，

一
支
草
也
有
一
點
露
，

阿
舅
你
苦
候
太
久
了
，

台
北
其
實
沒
有
多
遠
。

風
細
細
，
月
光
光
，

照
在
婆
婆
公
公
的
空
睡
床
，

兩
份
心
情
說
不
盡
，

一
管
洞
簫
吹
通
宵
。

這
首
詩
，
用
閩
南
話
讀
傳
神
得
多
了
，

閩
南
話
是
古
漢
語
演
變
下
來
，
有
五
個

音
，
普
通
話
才
有
四
個
音
。

沒
有
錯
，
舒
婷
是
俺
閩
南
詩
人
。

︵︽
說
舒
婷
︾
之
十
一
，
完
︶

舒婷寫的閩南詩
彥　火

琴台
客聚

一
婦
人
和
閨
中
女
友
同

赴
公
眾
宣
傳
酒
會
，
婦
人

突
指
賓
客
中
一
妖
艷
女
子

對
閨
友
說
：
﹁
哎
，
我
老

公
又
多
戴
一
頂
綠
帽

了
。
﹂
友
問
何
所
指
？
婦
指
那

妖
艷
女
子
正
和
一
男
子
偎
依
親

熱
十
分
出
位
說
：
﹁
那
個
妖
艷

女
子
就
是
我
老
公
的
情
婦
，
她

公
然
向
外
偷
情
，
證
明
我
老
公

又
多
一
頂
綠
帽
啦
。
﹂

﹁
多
一
頂
？
﹂
閨
密
詫
異

道
：
﹁
那
麼
他
另
一
頂
綠
帽
在

哪
兒
？
﹂
婦
人
啞
然
失
笑
說
：

﹁
他
另
一
頂
綠
帽
就
是
我
和
你
老

公
賜
給
他
的
囉
。
﹂

﹁
哎
，
你
們
兩
夫
婦
真
的
太

混
亂
？
﹂

﹁
世
界
大
同
嘛
，
沒
所
謂
啦
。
﹂

聽
來
的
故
事
中
又
有
另
一
樁
混
亂
，
婦

人
和
閨
友
同
在
飯
後
花
徑
中
散
步
看
見
一

男
子
低
頭
而
行
正
朝
自
己
住
的
方
向
走

去
。
﹁
咦
？
﹂
閨
友
說
：
﹁
那
不
是
你
老

公
嗎
？
﹂
婦
人
醒
覺
截

老
公
問
：
﹁
為

什
麼
那
麼
晚
了
你
還
在
獨
自
散
步
？
﹂
老

公
答
我
：
﹁
和
珍
妮
打
賭
輸
了
，
輸
了
的

便
要
自
己
步
行
回
家
，
只
好
獨
自
散
步

了
。
﹂
為
什
麼
？
那
男
子
說
：
﹁
本
來
我

們
二
人
同
車
的
，
在
車
上
我
想
和
她
車

震
，
她
不
肯
，
我
就
說
：
﹃
不
肯
的
話
就

要
下
車
走
路
。
﹄
說
完
後
我
才
記
起
今
晚

坐
的
是
珍
妮
的
車
子
，
所
以
半
路
被
她
趕

了
下
來
，
只
好
自
己
走
回
家
了
。
﹂

這
個
老
公
偷
情
不

又
蝕
把
米
，
可
見

他
的
生
活
認
真
混
亂
，
如
此
夫
婦
，
難
怪

他
們
都
力
求
世
界
大
同
了
。

另一頂綠帽
阿　杜

杜亦
有道

早
前
寫
過
，
中
國
史
上
最
著
名
軍
師

諸
葛
亮
的
其
中
一
個
高
明
之
處
，
就
是

在
於
他
能
不
以
貌
取
人
，
因
此
娶
得
才

華
出
眾
、
帶
給
他
不
少
助
力
的
醜
妻
黃

氏
，
這
點
就
連
他
的
﹁
米
飯
班
主
﹂
劉

備
也
不
能
與
之
相
比
。

話
說
在
三
國
的
世
界
中
，
除
了
諸
葛
亮
這

位
外
號
為
﹁
臥
龍
﹂
的
著
名
謀
士
之
外
，
還

有
另
一
位
與
他
齊
名
的
傑
出
軍
師
﹁
鳳
雛
﹂

龐
統
。
根
據
歷
史
所
記
，
龐
統
的
才
華
絕
不

下
於
諸
葛
亮
，
但
卻
因
其
醜
陋
的
樣
貌
而
得

不
到
東
吳
的
重
用
，
魯
肅
於
是
便
將
之
舉
薦

給
劉
備
，
但
也
因
相
同
的
原
因
，
令
劉
備
也

只
任
龐
統
為
小
小
的
縣
官
，
後
得
諸
葛
亮
力

薦
，
才
重
用
龐
統
，
始
讓
他
成
為
日
後
取
西

蜀
的
關
鍵
人
物
。
所
以
，
不
論
是
劉
備
，
還

是
孫
權
，
這
兩
位
曾
雄
據
一
方
的
霸
主
原
來

也
逃
不
出
﹁
以
貌
取
人
﹂
這
種
人
性
的
弱

點
！不

過
，
又
何
止
他
們
呢
？
中
國
史
上
﹁
以

貌
取
人
﹂
的
例
子
何
其
多
！
就
連
八
仙
之
一

的
鐵
拐
李
，
也
曾
因
﹁
相
貌
﹂
而
深
受
困

擾
：
話
說
當
年
名
為
李
玄
的
他
，
原
是
位
相

貌
不
俗
的
道
士
，
但
由
於
急
於
要
在
華
山
一
會
老
子
，

不
惜
靈
魂
出
竅
，
叮
囑
弟
子
若
他
在
七
日
後
未
返
，
便

可
燒
毀
其
肉
體
。
不
料
弟
子
因
母
親
急
病
，
在
第
六
天

便
把
其
軀
殼
燒
掉
，
令
李
玄
的
靈
魂
最
後
無
處
可
歸
，

惟
有
借
附
近
一
位
死
去
不
久
，
但
外
貌
又
醜
又
黑
又
跛

的
乞
丐
屍
首
來
還
魂
，
始
變
成
這
位
我
們
熟
知
的
八
仙

之
一
鐵
拐
李
。

據
傳
說
所
寫
，
李
仙
人
在
進
入
乞
丐
屍
首
之
前
，
心

理
也
曾
經
過
一
番
掙
扎
，
可
見
就
是
得
道
成
仙
之
人
，

也
免
不
了
會
以
貌
取
人
，
證
明
此
乃
人
極
難
擺
脫
的
劣

根
性
。
不
過
，
各
位
可
知
世
上
哪
種
人
其
以
貌
取
人
的

毛
病
最
嚴
重
呢
？
答
案
當
然
是
懂
相
術
之
人
，
只
是
我

們
﹁
相
貌
﹂
的
準
則
，
實
與
一
般
人
稍
有
不
同
吧
！

誰最以貌取人
楊天命

天言
知玄

時
間
是
什
麼
？

︽
新
牛
津
魔
鬼
辭

典
︾
說
，
時
間
是

世
上
最
大
的
反
動

派
，
時
間
是
專
門

蔑
視
人
類
的
劊
子
手
。

真
的
，
當
一
個
人
最

需
要
時
間
的
時
候
，
總

是
找
不
出
時
間
。
時
間

從
不
理
會
人
類
的
需

求
，
時
候
到
了
，
就
要

讓
人
去
仙
遊
。

幸
福
的
時
候
，
好
希

望
時
間
就
此
停
頓
下

來
，
但
它
就
是
不
聽
，

永
遠
向
前
。
痛
苦
的
時

候
，
好
希
望
時
間
過
得

快
點
，
好
讓
痛
苦
在
時

光
飛
逝
中
消
失
，
但
它
就
是
不

聽
，
讓
人
感
覺
痛
苦
是
永
恆
。

時
間
改
變
事
物
的
方
式
，
通
常

都
會
出
人
意
料
。
一
對
戀
愛
中

人
，
如
果
甜
甜
蜜
蜜
的
度
過
那
些

光
陰
，
他
們
卻
忽
然
會
分
開
；
如

果
他
們
吵
吵
鬧
鬧
地
度
過
，
他
們

卻
會
成
為
一
紙
婚
姻
的
約
束
者
。

世
上
不
少
的
家
長
，
都
不
知
道

孩
子
最
需
要
他
們
的
，
是
時
間
，

而
不
是
金
錢
。
他
們
想
的
，
卻
是

花
盡
所
有
的
時
間
去
賺
取
金
錢
。

時
間
的
魔
法
之
一
：
婚
姻
的
時

間
愈
短
，
愈
容
易
讓
兩
人
分
開
；

婚
姻
的
時
間
愈
長
，
愈
容
易
讓
兩

人
長
久
在
一
起
。

時
間
的
魔
法
之
二
：
愈
是
悶
人

的
時
間
，
你
不
得
不
待
在
那
裡
；

愈
是
讓
人
感
覺
歡
愉
的
時
間
，
你

不
得
不
早
早
離
去
。
學
校
的
生
涯

大
多
這
樣
度
過
。

時
間
的
魔
法
之
三
：
簽
信
用
卡

去
旅
行
的
時
間
過
得
太
快
，
還
信

用
卡
欠
款
的
時
間
來
得
更
快
，
而

分
期
攤
還
清
繳
的
時
間
，
總
是
不

會
到
臨
。

時
間
啊
時
間
，
你
為
什
麼
總
是

那
麼
捉
弄
我
們
？

時間的魔法
興　國

隨想
國

事
實
上
，
透
過
棒
球
來
表
現

出
對
夢
想
的
熱
情
，
最
終
與
結

局
的
成
敗
並
無
關
連
，
一
切
不

過
及
身
而
止
，
而
當
中
的
投
入

熱
情
正
好
可
以
用
來
燃
燒
歲

月
，
好
讓
將
來
自
己
可
以
有
追
思
緬

懷
的
人
生
內
容
經
歷
。

如
果
我
們
把
時
空
扯
回
眼
前
，
其

實
不
難
發
現
萬
變
其
實
仍
不
離
其

宗
。
東
野
圭
吾
的
︽
魔
球
︾
正
是
貨

真
價
實
以
高
校
棒
球
比
賽
作
為
背

景
，
從
而
建
構
出
來
的
連
續
殺
人
案

件
式
的
推
理
小
說
。
但
在
一
眾
類
型

元
素
的
迷
霧
掩
飾
下
，
他
所
依
戀
不

息
的
也
是
天
才
投
手
須
田
武
志
的
敗

者
人
生
。
他
來
自
破
碎
家
庭
的
成
長

背
景
，
迫
使
以
棒
球
上
的
才
華
，
去

追
逐
乃
至
探
尋
所
有
的
物
質
與
精
神

上
的
補
償
，
結
果
亦
以
生
命
來
作
為

換
取
交
易
的
代
價—

—

東
野
很
清
楚
棒

球
小
說
的
敗
者
美
學
傳
統
，
故
此
也

沿
此
正
式
來
經
營
自
己
的
起
步
作

︵
東
野
雖
然
是
以
一
九
八
五
年
的
︽
放

學
後
︾
打
出
名
堂
，
但
其
實
︽
魔
球
︾

在
更
早
的
八
四
年
已
完
成
，
且
屬
江

戶
川
亂
步
獎
的
後
補
作
品
︶。

去
到
伊

幸
太
郎
的
︿
洋
芋
片
﹀︵
收
錄
在

︽Fish
Story

龐
克
救
地
球
︾︶，
就
已
演
化
成
一

種
雙
重
敗
者
美
學
的
挫
敗
物
語
。
主
角
小
偷
今
村

和
不
受
重
要
的
職
棒
球
員
尾
崎
在
醫
院
出
生
時
被

換
轉
了
，
前
者
知
道
一
切
，
而
後
者
卻
懵
然
不

知
。
今
村
為
了
彌
補
養
母
失
去
了
一
名
職
棒
球
員

兒
子
的
遺
憾
，
於
是
暗
地
裡
竭
盡
所
能
去
保
護
尾

崎
，
甚
至
不
惜
鋌
而
走
險
以
非
法
的
手
段
，
為
尾

崎
爭
取
上
場
表
現
的
機
會
。
最
終
尾
崎
也
不
負
眾

望
，
在
危
急
關
頭
擊
出
全
壘
打
。
兩
位
現
實
中
的

落
水
狗
，
在
互
不
知
情
的
交
匯
下
，
在
小
說
文
本

中
為
人
生
創
造
出
一
次
勝
利
的
經
驗
，
收
到
負
負

得
正
的
效
果
。
當
然
，
伊

明
白
棒
球
小
說
的
可

能
及
不
可
能
性
，
此
所
以
在
製
造
出
高
潮
前
，
他

已
經
借
小
說
其
中
一
名
角
色
黑
澤
的
口
中
，
精
準

道
出
棒
球
小
說
的
核
心
神
髓
：
不
過
是
支
全
壘

打
，
救
得
了
人
嗎
？

嘿
嘿
，
世
界
當
然
在
全
壘
打
仍
然
如
常
運
作
，

不
過
全
壘
打
仍
是
要
揮
出
的
，
此
也
正
是
日
本
作

家
還
是
繼
續
要
寫
棒
球
小
說
下
去
的
硬
道
理
。

東野與伊 的棒球小說
湯禎兆

路地
觀察

上下班時段的河內，車流滾滾中，摩托車陣尤
其壯觀。原來，雖然還有自行車行走，但還沒有
達到汽車橫行階段，地鐵正在興建中，摩托車便
成為最佳交通工具了。特別是女性，幾乎成了

「裹蒸粽」，不能說個個，但很多人都是從頭包到
腳，還要戴上口罩，不是我們在香港常見的白色
或綠色那種，而是花口罩，十足蒙面女俠的款
式！從後面看去，頭盔後露出紮 的一束馬尾，
隨風飄飄然。越南女性幾乎個個身材苗條，我在
河內或者北越其他地方，都不見肥妹或肥婆。都
說她們身材好，河內的朋友笑道，好像個個營養
不良似的！

據說，有九百萬人口的河內，平均每兩人就有
一輛摩托，怪不得街上盡是摩托車流了！不是男
的或女的獨騎，便是一家三口，父親在前頭駕
駛，孩子夾在當中，後面是母親護衛。更有熱戀
中的情侶，女的坐後座，雙手攬住前頭駕車的男
友，呼嘯而去。看那些車子，大多是日本產，不
是Yamaha，就是Honda或者Suzuki。問為何不搭公
共汽車？他們冷笑，這裡不興排隊的呀！你稍晚
一點，就會給後面的人拉下車來！我不清楚是誇
張還是事實，但摩托車大受歡迎是真的。這裡工
資並不高，如何買摩托車？那還不簡單？分期付
款就行了！

從機場前往河內酒店途中，我們拐進一家普通
的建築物，只不過燈光明亮些。原來這就是越南
餐廳。怎麼正面不見招牌？步上石階，在昏黃燈
光下，但見側面商號Thang Long Restaurant赫然在
望。

越式晚餐當然缺不了越南酸湯、生牛肉河粉、
鐵板魚肉檬粉、昇龍春卷、蔗蝦等，還有辣椒、
蒜頭泡醋做佐料。兩位年輕琴手，一人彈越式吉
他，一人敲竹琴，兩位越南少女唱起國語歌，

《甜蜜蜜》、《何日君再來》、《小城故事多》，大
概以為我們是台灣人吧？其中一個少女還趁機推
銷生意，先是走到我們面前，示範迷你型的竹
琴，然後又給男士戴上越南帽子。我們都無意購
買，那少女依然笑容可掬。越南流行的，是竹斗

笠，天熱，陽光猛烈，特別是在郊區，男男女
女，都戴 斗笠遮陽。但有點奇怪的是，下田的
幾乎都是女人。我們不禁多口問一句，他們笑
道，我們這裡是女人幹活，男人吹水！是真是
假，不必追問，但市內街邊，常常有許多男人圍
在一起聊天。原來是在研究開彩號碼，這裡每兩
個小時開彩一次。據說好些男人不工作，就靠中
彩維生。我起初以為是替人寫信的檔口，豈料不
是，難怪不得路邊有好些賣彩票的，由一個年紀
稍大的阿嬸，頭戴斗笠，坐在那裡擺檔。我說，
彩票中了固然皆大歡喜，但不是每人都一定中
呀！他沒直接回答我，只是莫測高深地嘿嘿一笑
了之。

溫度高達攝氏40度，中午的太陽照在臉上，熱
辣辣的。我們戴上斗笠，穿過舉行節日慶典的

「巴亭廣場」，前面正中央是「胡志明陵」，經常收
費開放給遊客觀看。「胡志明故居」巴亭廣場旁
的主席府內，其主體建築是一棟由德國人建的法
式建築；但那並非「胡志明故居」，生活簡樸的胡
志明其實一直住在別墅旁邊的電工宿舍裡。太陽
實在猛烈，我們只是佇足遠觀而已。實在流汗不
止，我們躲進旁邊的公園，遊人不少，覷了個
空，擠在已有兩人坐 的石椅上休息談笑，T笑瞇
瞇地走過來說，那位阿姐給我撥扇驅熱呀！我們
一起望向後邊，只見那位五十來歲的越南
女小販在忙 給顧客剖椰青。她旁邊有個
年輕男子幫手，我本以為是她兒子，後來
才知道是乾兒子，她有幾個乾兒子輪流幫
忙，否則一個女人家出來在外面做，沒人
幫手是很難的呀！她心地挺好，一萬越幣
約等於港幣四塊三，一顆椰青本來是三萬
越南幣，但她只收我們一萬，也就是成本
而已。我們眼中的風流傳說也就幻變成了
純粹情誼故事。

不遠處的「一柱廟」，是河內的地標，由
越南李朝皇帝於1049年所建，曾因在內戰中
毀壞。現今的廟身是由越南政府重建，廟
身為木造，矗立在水中的一根柱上，形狀

有如蓮花，許多婦女專程到這裡上香求子。我們
看到許多遊客也站在廟前燒香祈拜，更有虔誠者
登上梯級，爬到香爐前進香。

位於西北部的「西湖」，面積500多公頃，是河
內最大的湖泊。早在李朝定都昇龍（今河內）
時，西湖就已成為京城名勝。至今還有「鎮國
寺」、「真武觀」、「金蓮寺」等。關於西湖的傳
說有多種，其中一種和中國的西湖有關：古時天
上有兩位仙女私自下凡，因害怕觸犯天規，未敢
久留人間，返回天庭之際，戀戀不捨地從雲端各
自拋下一面梳妝鏡，分別跌落杭州與河內，成為
美麗的西湖。

但被稱為「河內第一風景區」的，還是市內的
「還劍湖」。這口湖南北長700米，東西寬200米，
湖岸樹木青翠。「龜塔」位於南部湖中龜丘上，
如今裝上照明設備，每逢節日，塔身被燈光照得
通體輝煌，可惜我們無緣親睹。北部湖中的「玉
山寺」，專門祭祀佛教和越南民間神祇，有朱紅色
木結構的「旭橋」將此寺與岸邊相連。還劍湖的
由來有一種傳說：公元1418年，黎朝太祖黎利在
發動反抗明朝的藍山起義之前，在湖中撈得一把
劍，上刻「順天」二字，十年後黎利遊湖時，一
隻金龜突然浮出水面，游向船邊，黎利拔劍揮
去，金龜口銜寶劍潛入湖底。黎利命手下排水尋
劍，但水中劍、龜全無蹤影。人們傳說是金龜要
回了寶劍，於是湖名就改成了「還劍湖」。但此刻
望去，湖面平靜，既不見金龜，也不見寶劍，只
有樹上的鳥兒吱喳鳴叫，蟬兒苦鳴，戴斗笠的遊

人滿面流汗，腳步匆匆。
約有千年歷史的「36古街」，是河內古老商業

區，我們乘上機動車穿街過巷，井字形的街巷，
已經分不清哪兒是哪兒了。只知道這裡含有108種
行業，幾乎無所不包，食檔、衣服檔自不必說
了，連做墓碑的也有；最妙的是金舖，黃金珠寶
亮閃閃，顧客一兩個而已，門前洞開，沒有一個
護衛。但各種貨品都沒有甚麼新鮮感，加上人在
旅途中，沒有甚麼消費慾望，看看也就罷了！

來到河內，已有超過千年歷史的著名水中木偶
戲不能不看。走進「水木偶」劇場，一陣冷氣飄
來，與外面的悶熱成了兩極，舒服極了。當然那
冷氣不能與香港相比，怕熱的人一面用手撥風，
一面抱怨，沒有冷氣啊？都不冷的！但其實與外
面相比，已經是舒適許多了。

這木偶戲最稀奇之處，是在水池中演出。那內
容基本都是越南農村生活，我們並不大熟悉，但
不要緊，正如越南朋友說的，藝術這東西，內行
人看得津津有味，外行人只是好奇罷了！而演員
必須長時間浸泡在水池中，利用強勁臂力及純熟
的拉繩技巧，活靈活現地演出各種傳說故事。當
表演結束，幕後演員們現身台前謝幕，我看到十
幾個濕漉漉的演員中，只有兩個是女性，便可想
而知其難度了。

河內，既讓人感到一絲神秘，又覺得其實平常
得很。摩托車的世界，讓人在遠離之後，總覺得
眼前有車陣在滾動；印象最深的，還有那讓人汗
流不止的熱帶六月天的天氣。

斗笠蒙面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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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內街頭的摩托車陣。 網上圖片 ■河內越南餐館外貌。 作者提供圖片


